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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明清时期云南的书院教育

田景春

（文山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文山 ６６３０００）

摘要：明清时期，云南经济社会有了较大的发展，边疆民族地区也得到进一步开发。由于明清统治者的重视

和积极经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书院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至明末，云南全省已有书院６５所，但主要集

中在腹里发达地区。至清朝后，书院的设置几乎遍布云南各县，在空间的分布上与明代相比有较大的拓展。

从总体上来看，明清时期云南书院的分布的不平衡性特征突出，折射出地方经济社会基础与文化教育的内

在密切关系。书院教育的发展，传播了内地儒家文化，增强了云南边疆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对边疆的稳定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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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院起源较早，唐代已经出现，是当时撰集
文章、校理经籍的场所。至宋代，书院开始授徒

讲学，并成为士子习业的教育机构。到明清时

期，书院教育进一步发展，并成为国家教育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明清时期的书院教育及

其作用，学界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内地古代文化

教育发达省份书院教育的研究。另外，对云南书

院教育进行研究的论著并不多，可参见的文章主

要有郑升等的《近三十年云南书院、文学综述与

展望》［１］、李天凤的《明清云南书院发展述略》［２］

两文。关于书院教育的专题论文较少，其中李庭

辉的《思茅明清书院研究》［３］、张黎明的《尹壮图

与云南书院》［４］等多为对某地区书院教育的研

究。因此，对明清时期云南书院教育的发展概

况、时空特点、作用影响等进行整体、宏观考察，

仍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一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位较为务实的政治家，

他善于吸取以往历代的统治经验，十分重视教育在治

理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洪武二

年（１３６９年），他即谕中书省臣曰：“朕惟治国以教化
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

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

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５］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３
年），明太祖下诏云：“云南各府州县学校，宜加兴举，

本处有司选保民间儒士堪为师范者，举立学官，教养

子弟，使知礼仪，以美风俗。”［６］洪武二十八年（１３９５）
六月壬申，户部知印张永清言：“云南、四川诸处边夷

之地，民皆，朝廷与以世袭土官，于三纲五常之道

懵焉莫知，易设学校以教其子弟。”上然之，谕礼部曰：

“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

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

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

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７］因

此，明朝平定云南地区后，将儒学教育视为在云南重

建封建秩序的重要一环，使得各府、州、县的儒学陆续

建立起来。据（天启）《滇志》统计，天启时云南全省

共有儒学６３所，包括府学１６所，州学２３所，县学２２
所，卫学２所。至崇祯末年，全省儒学增加到７３所。①

在明朝重视云南边疆教育的政策之下，明代云南的书

院教育与元代相较而言，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弘治十

一年（１４９８年），浪穹知县蔡霄杰修建了龙华书院，这
是云南历史上最早的书院。［８］２９５至明末，云南全省共

有书院６５所。
清朝虽然继承了明代重视云南边疆教育的传

统，但清朝在西南边疆对书院的态度和政策却有一

个起伏过程，总的看是先抑后扬的走向。

顺治九年（１６５２年），明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
务令诸生将平时所习经书义理，著意讲求，躬行实

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

空谈废业”［９］７１２。其后，随着西南军事行动的顺利进

行，政局和社会形势趋于稳定，清廷在西南的统治逐

渐稳固，其对书院的态度亦开始转变。

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年），皇帝下诏曰：“近见各省

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

之人，亦颇能屏去浮嚣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

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饬行，有

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人才之道也。

督抚驻扎之所，为省会之地，着该督抚商酌举行，各赐

帑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聚读书，须预为筹画，资其

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封

疆大吏等并有化导之职，各宜殚心奉行，黜浮崇实，以

储国家菁莪蒶朴之选。如此，则书院之设，有裨益于

士习文风而无流弊，乃朕之所厚望也。”［９］７１２－７１３

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谕礼部行文各省督、抚、学

政，“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

以礼聘请。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

肄业其中。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书

院中。酌仿朱子《白鹿洞规》条立之仪节以检束其

身心，仿分年读书法予之课程，使贯通乎经史。有不

率教者，则摈斥勿留。学臣三年任满，谘访考核，如

果教术客观，人材兴起，各加奖励。六年之后著有成

效，奏请酌量议叙。诸生中材器尤异者，准令荐举一

二，以示鼓舞”［１０］５２０。

“书院者，储才之区也”，而“国家最重者惟人

才，人臣最急者亦惟人才”［１０］５２２－５２３。在这样的思想

认识指导下，清代主政云南的历代督抚，皆十分重视

书院教育。在他们的推动下，清代云南书院得到了

更大的发展。据《新纂云南通志·学制考》统计，有

记载的云南书院达到了２４９所。除去明末清初已经

废毁者，清代所建的云南书院在２００所左右。

二

从表１、表２可以看出，明清两朝云南书院在时

空分布上的特点是较为明显的。

第一，从时间纵向的角度看，明清时期云南书院

教育呈现较大发展的态势。

元代，云南行省在部分地区兴办了学校，并设立

云南儒学提举司作为全省教育管理机构，但无设置

书院的记录。到明代，云南儒学教育得到较大发展，

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书院的设立。作为为科考

输送人才的机构，书院教育在明代的云南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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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新纂云南通志》卷一三一至卷一三六《学制考》统计。



从弘治年间第一所书院在浪穹设立，到崇祯末年，云

南省的书院已发展到６５所。
清代，随着统治者对边疆与内地关系的认识进一

步深入，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亦更加重视，云南的

教育发展较明代迅速，学校数量大幅度增加，如官学

增加到了１００余所，包括府学１４所、州学２９所、县学
３４所、厅学１２所和提举司学３所，全省各地兴建的义
学则达８６６所；书院数量同样有很大增长，有记载的
书院达到了２４９所，除去明末清初已经废毁者，清代
所建在２００所左右。从书院数量增长的情况可以看
出，由明到清时期云南儒学教育有很大的发展。

表１　明代云南各府、州书院统计表

各府 数目

云南府 ７
大理府 １３
临安府 ３
楚雄府 ５
贗江府 ４
鹤庆府 ２
姚安府 ３
曲靖府 １
永昌府 ４
景东府 １
蒙化府 １
寻甸府 １
广南府 ０
顺宁府 ０
北胜州 ０
广西府 ０
武定府 １
元江府 １
合计 ４７

　　注：据刘文征（天启）《滇志》卷八、卷九《学校志一》《学校志二》

统计。

第二，从空间分布维度看，明代云南书院的分布

格局很不平衡，且主要集中在腹里发达地区，边远民

族地区极少或者没有分布。明代，昭通、镇雄、东川

等今滇东北地区划归四川省管辖。除去这些地区

外，从表１可以看出，云南书院保有数量在４所及以
上的仅有云南、大理、楚雄、贗江、永昌５府，这５府
的书院数量占到了全省４７所的近７０％，原因是云
南、大理属于传统发达地区，楚雄、贗江靠近省会，永

昌则有着悠久的开发历史；作为滇南的代表，临安府

不过３所，而曲靖、武定、元江、蒙化、景东等府仅有
１所，广南、广西、顺宁三府及北胜州，以及清代始设
府的普洱、开化等广大地区的书院教育则为空白。

与明代相比，清代云南书院的分布格局则有很

大的扩展。从表２可知，作为全省经济、文化较为发
达的地区，云南、大理、临安、曲靖等府的书院数量均

在２０所以上，大理府更是达到了４６所，相当于明代
天启时期云南全省的书院数量。其他府、厅的书院

数量也有较大增长，如明代楚雄府有５所书院，清代
时增加到１７所；贗江府在明代仅有４所，清代时增
加到１２所；蒙化清代改为直隶厅，书院增加到７所。
更重要的是，明代时没有书院设置的广大边疆民族

地区，如滇东南壮族、苗族等聚居的广南、开化，滇南

新设的普洱等府州也有了书院，顺宁府甚至达到了

１２所。从全省分布来看，每个县几乎都有书院的设
置。与明代相比，清代云南书院教育的发展确实较

为迅速，空间上的分布也有非常大的拓展。

第三，具体到府州以及县一级行政区，明清两代

云南书院分布的不平衡性特征同样突出。

从表１、表２还可看出，明代抑或是清代，书院
在各府、州、厅的分布是很不平衡的。明代，云南书

院数量最多的是大理府，为１３所，接下来分别是云
南府的７所、楚雄府的５所，加上贗江府、永昌府的
各４所，这５府拥有的书院占到了全省的三分之二，
而许多边远地区，特别是滇东南、滇南广大地区则没

有一所书院。总之，明代云南各地的书院分布是极

其不平衡的。

随着清朝国家权力对山区和边远民族地区控制

的渗透的进一步增强，政治设治的加密，边疆民族地

区的内地汉族移民数量的持续增加，文化治理边疆

战略更加得到重视，清代的云南书院教育版图有了

非常大的改观。由表２可知，前代属于书院教育空
白的滇东南、滇南大片民族聚居地区已经设立了不

少书院。可以说，全省几乎每个县都设置有书院。

但是，清代云南各地区书院的分布格局仍然很不平

衡。大理府、临安府、云南府设置的书院分别为４６
所、３２所和２８所，位列全省前３名。这３个府是明
清时期云南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其文化教育

在明代的基础上，到清代依然得到较大的发展。曲

靖府在明代仅有一所书院，清代时增加到２１所，超
过了永昌、楚雄等地区。这是因为，曲靖凭借其重要

的地缘位置———滇黔国家驿道上的重要站口，云南

进出内地的东大门。清代内地移民沿着滇黔大道不

断进入云南，而曲靖就是他们进入云南后的第一个

１１１第５期　　　　　　　　　　　　　　田景春：试论明清时期云南的书院教育



重要聚散地，内地移民由此或北上昭通，或南下滇东

南，或继续西进昆明、楚雄。［１１］因此，曲靖在清代得

到了更快的发展，至清末时基本上奠定了其作为云

南第二大城市的基础。除上述４府外，其他府（直
隶州、直隶厅）设立的书院均未超过１２所，如永北、
镇沅两直隶厅仅有２所，广南、开化、普洱等府虽然

地域广大，但其拥有的书院亦只分别为３所、５所、５
所。而大理府的太和县、邓川州，地处洱海发达地区

的腹心，文教素来发达，每县书院竟有１１所之多。
总之，明清时期云南书院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性

特征是十分突出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地方经

济社会基础与文化教育具有密切的内在关系。

表２　清代云南各府（厅、州、司）书院统计表

各府 辖下 书院 数量

云南府

昆明县 文昌书院、育材书院

省会 五华书院、经正书院

富民县 九峰书院

宜良县 雉山书院、雪堂书院、鹅塘书院

罗次县 碧城书院 、罗阳书院

晋宁州 梅谷书院、象山书院

呈贡县 三台书院

安宁州 云峰书院、泊阳书院、升庵学院、太极书院

禄丰县 文明书院、桂香书院

昆阳州 海春书院、信天书院、桂香书院

易门县 文昌书院、聚奎书院、桂香书院

嵩明州 鹿元书院、龙泉书院、巢经书院

２８

大理府

太和县
桂林书院、玉龙书院、中和书院 、苍麓书院、崇敬书院、迤西道书院、桂香书院、

波罗书院、中和书院 、敷文书院、西云书院

赵州 玉泉书院、凤仪书院、凤鸣书院、龙翔书院

云南县 青华书院、五云书院、九峰书院、龙翔书院、鹏飞书院、万青书院、宾兴馆

邓川州
象山书院、新州书院、桂香书院、宏文书院、联云书院、毓英书院、龙登书院、罗俊

书院、玉泉书院、养正书院、登云书院

浪穹县 凝川书院、龙华书院 、桂亭书院、新建书院、万奎书院、凤翔书院、洱源书院

宾川州 秀峰书院、育英书院

云龙州 修翎书院、云龙书院、龙门书院、彩云书院

４６

临安府

建水县 景贤书院、崇文书院、焕文书院、崇正书院、曲江书院

石屏州
州前书院、五亩书院、张本寨书院、崇正书院、宝山书院、秀山书院、龙泉书院、登

龙书院 、玉屏书院

阿迷州 灵泉书院

宁州
凝阳书院、龙门书院 、星湖书院、学源书院（按：据华宁县采访，尚有婆西乡玉溪

书院、易富乡海镜书院 、虚于乡龙潭书院。）

通海县 秀麓书院

河西县 螺峰书院、乐育书院

?峨县 登云书院、萃秀书院

蒙自县 见湖书院、观澜书院、载道书院、养正书院、道成书院

３２

楚雄府

楚雄县 龙岗书院、南峰书院、龙泉书院、卢公书院、凤山书院、鹿城书院

镇南州 龙川书院

南安州 景贤书院、汲泉书院、山天书院

姚州 南中书院、三台书院、大成书院、栋川书院

大姚县 日新书院

广通县 树人书院

定远县 文龙书院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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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各府 辖下 书院 数量

贗江府

河阳县 澄心书院、点苍书院、玉盫学院、河阳书院、凤山书院、养正书屋

江川县 钟秀书院、起凤书院

新兴州 玉溪书院、敬一书院

路南州 敬一书院、鹿阜书院

１２

广南府 宝宁县 青莲书院①、莲峰书院、培风书院 ３

顺宁府

顺宁县 龙泉书院、育贤书院、养正书院、凤山书院、右仁书院

云州 瞻云书院、云州书院

缅宁厅 文昌书院、班凤书院、同仁书院、凤翔书院（按：据采访，尚有龙门书院。）

１２

曲靖府

南宁县 靖阳书院、兴古书院、南城书院、胜峰书院、越州书院

沾益州 西平书院、龙华书院

陆凉州 凤山书院、新修书院、蓉峰书院、钟灵书院

马龙州 通泉书院

罗平州 罗峰书院、龙源书院、峰书院

寻甸州 养正书院、萃华书院、凤梧书院

平彝县 平彝书院

宣威州 龙山书院、榕城书院

２１

丽江府

丽江县 玉河书院、雪山书院

鹤庆州 复性书院、龙溪书院、鹤阳书院、玉屏书院

剑川州 金华书院

中甸厅

维西厅

７

普洱府

宁洱县 凤鸣书院

思茅厅 思诚书院

他郎厅 道南书院、联珠书院

威远厅 钟山书院

５

永昌府

保山县 正学书院、见罗书院、永保书院、九隆书院、摩苍书院

腾越厅 春秋书院、秀峰书院、凤山书院

永平县 博南书院、华平书院

龙陵厅 龙山书院

１１

开化府
文山县 开阳书院（开文书院）、文山书院、萃文书院、凤鸣书院、江那书院②

安平厅
５

东川府
会泽县 西林书院

巧家厅 月潭书院
２

昭通府

恩安县 凤池书院

镇雄州 凤山书院、奎垣书院

永善县 五莲书院

大关厅 景文书院、关阳书院

鲁甸厅 文屏书院

７

景东直隶厅 开南书院、保和书院、凌凤书院 ３

蒙化直隶厅 明志书院、育德书院、文华书院、文昌书院、兴文书院、罗公书院、学古书院 ７

永北直隶厅 晴川书院、凤鸣书院 ２

镇沅直隶厅
碧松书院

恩乐县 文明书院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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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各府 辖下 书院 数量

广西直隶州

凝秀书院、鹤麓书院、文昌书院、鹤山书院、鹤峰书院、钟秀书院

师宗县 丹凤书院

丘北县 明新书院

弥勒县 桂香书院、甸溪书院、养正书院

１１

武定直隶州

文峰书院、武阳书院、狮山书院

元谋县 桂香书院、马街书院

禄劝县 秀屏书院

６

元江直隶州
澧江书院、敬业书院

新平县 桂香书院、五桂书院
４

'

盐井直隶提举司 龙江书院、万春书院、鹫峰书院 ３

琅盐井直隶提举司 鳌峰书院 １

白盐井直隶提举司 绿萝书院、张公书院、龙吟书院 ３

合计 ２５０所

　　注：据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一三一至一三六《学制考》统计。

三

明清时期，书院是作为官学的补充而存在和发

展的，其主要任务就是为科举考试输送后备人才。

因此，其培养对象、教学内容与官学应无区别。

明代，云南虽为边疆民族地区，但必须遵循全国

统一的教学内容和要求，这也是科举考试制度的要

求。明初规定官学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

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年），又定礼、射、书、数之法，颁
行经、史、律、诰、礼、仪等书，生员需要熟读背诵，以

备科考。各级官学还配发规范的教材和经书，万历

《云南通志》记载的云南官方为各官学颁发的书籍

有：《大明律》《教民榜》《洪武礼制》《礼仪定式》《性

理大全》《礼记大全》《资治通鉴》等；天启《滇志·

学校志》载明云南府学所藏经籍有：《四书大全》《五

经大全》《五经白文》《五经集注》《周礼》《春秋左

传》《国语》《大学衍义》等。［８］２７６

清代，书院的性质和任务没有发生改变，仍然作

为官学的补充，为科考输送后备人才，其教学内容自

然与官学一致，这从云南各地书院的藏书目录可窥

见一斑。如开化府学的藏书有：《圣谕广训》《御制

训饬士子文》《斯文精萃》《四礼初稿》《孝经注解》

《小学纂注》《四书大全》《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

定春秋传说汇纂》《朱子全书》《御纂性理精义》等；

开阳书院藏书如下：《上谕广训》《性理精义》《斯文

精萃》《孝经注解》《小学纂注》《四礼初稿》《朱子治

家格言》等。［１２］

正因为如此，明清云南地方官府均十分重视书

院的建设和发展，从书院山长、教师的延聘，到为书

院购置田地房产而生息，从而保证书院经费的正常

运转。这些，地方官府都要过问。下面，以广南府城

书院和云南府城经正书院的条规为个案，稍加分析。

清代广南府城建有莲峰书院等，为了规范书院

山长的聘请、经费收支等事项，在官府的主导下，合

郡绅士共同协商制定了书院条规。其主要内容为：

一是关于书院山长的聘请。强调必须品学兼优，而

且要出身科甲，如举人、进士。以往从外地聘请山

长，主要是因为本地无人，数年来，广南府科目迭兴，

在籍孝廉、贡生逐年增多，故应从本地科甲出身的士

人中聘请，如此其可以常年驻馆，亦便于师生交流。

但是，若有品望不孚众论的，即便是本地士人，也不

能勉强延聘。二是关于书院经费的管理。规定书院

的田产、房屋每年收取的租金，不能借贷给本城绅

士。因为书院的管事皆由本城绅士充任，难免有瞻

徇情面、难以收取，从而破坏规矩的情形。三是明确

规定书院山长的束每岁为 ２４０两，生童的膏火
（生活津贴）每份月钱６００文。遇到乡试的年份，给
参加应试的生员膏火２０份，以资鼓励。［１３］

可以看出，广南府城书院条规主要强调了书院

山长的资格条件、年薪，书院经费来源、开支事项、如

何经理等，而使书院正常运转的两个核心要素即山

长、经费得以确定。

作为云南省会的书院，经正书院的条规则有很

大不同。

经正书院盖以储经经纬史之才，与他书院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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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他书院兼课制艺，仅按月课试，经正书院则以

古学为主，逐日立课以督其所学，一也；他书院除月

课外，诸生不常进见山长，经正书院则堂课加详，使

一堂晤对，既收讨论之功，复有薰陶之益，二也。其

条规有下六者：

一、课分内外。内课二十四分，以高才生充之，

住院寝食，每年十二月，月各领膏火银六两。外课八

十分，每年十月，由两院暨司、道、府、县轮试策论、经

文、疏考、诗赋。外课之中以前二十名为正额，每名

给膏火银二两；后六十名为副额，每名给膏火银一

两。此项外课高才生亦得与考，但不能再领膏火。

二、考兼举贡。每督学院按临，则合举贡生，监

扃试，取文行兼备、学有根柢者为高才生，再合三迤

试卷，会同两院覆核，选补如额。其实愿到院肄业

者，调入为内课生，住院宿食。至外课八十分，则听

其随时报考。若有自备伙食愿住院肄业者，须迭次

考入内课二十四名内，由山长查明批准，方得入院参

见受学。其应受条规同高才生。

三、别其升降。内课高才生之月课合堂课、官

课，每三课考核一次。若三课均考列外课等内，则是

毫无进益，罚半月膏火银三两，待下次考入内课等

内，方准补复。若再连三次考列外课等内，则全分扣

除。有非高才生应考外课而三次考列内课二十四名

者，则存记之，遇有高才生额出序补。三次考列内课

前五名者，存记超补。凡前列课卷，抄悬讲堂，三年

并选刻一次，以备观摩。

四、严其纠察。住院高才生，每季各给课程日记

一本，逐日登记所点、诵、考究之书，每十日由山长考

核一次，分别奖罚惩戒。又由监院置号簿于门旁，记

载诸生出入日期、事由，每月除准出院省亲访友三次

外，概不准擅自出院。

五、勤听受以重师承。每山长登堂讲论，则诸生

环侍，监院亦侧席以待。山长入座后，即屏息静气，

悉心听受，必另有见解或怀疑义，始准离席问难山

长。堂课每月一次，高才生及非高才生均一体应试，

先取内课二十四名，余均外课。内课首名奖银三两，

以下递减至四钱。外课首名至二十名，各奖银三钱。

命题或经文、论策、疏解、记序，或诗赋，或考说，以及

法戒录，由山长临时酌定。诸生之无书籍者，由监院

将购置院中经史各部，酌量人数分发，点、诵、考证，

详登簿籍，计日轮转。如有遗失残毁，责令本生

赔偿。

六、设员役以资经理。仿照五华书院设监院一

员，每月给薪水银八两、米折银二两，三节礼各给银

四两，每年共银一百三十二两。添设书识二名，每名

每月各给工食银一两九钱。门斗二名，看伺、扫夫、

更夫各一名，共五名，每名每月各给工食银一两八

钱。连书识二名共七名，每名每月各给米折银六钱，

每年共支银二百四两。又每月给予灯油、纸张等银

三两，每年共支银三十六两。聘请山长，每年束银

五百两、米折银三十六两、关聘银十二两、每节节仪

银八两，每年共支银五百七十二两。内课膏火二十

四分，每分给银六两，月共给银一百四十四两。以十

二月计算，每年共支银一千七百二十八两。外课膏

火银八十分，以前二十名为正课，每分给银二两，后

六十名为副课，每分给银一两，共给银一百两。以十

月计算，每年共支银一千两。官堂课卷价每年约需

银一百余两。每次堂课奖赏银二十两三钱，每年十

课，共需银二百三两。每年共支银三千九百七十五

两，由监院按月领支。［１０］５２７－５２８

可见，经正书院条规重点在于对诸生的管理和

学习要求，较有特色之处是将受业诸生划分为内课、

外课，即快慢班。内课即是高才生，每月给予膏火银

６两；外课又分为正额２０名、副额６０名，每名分别
给予膏火银２两、１两。同时，又有竞争机制，即“别
其升降”，以营造浓厚的激励竞争氛围，促使诸生专

心学业。

上述两份书院条规，前者出自地处偏远的广

南府城，所以反复强调山长的选聘要得当，经费收

支要有效监管；后者地处省会，是全省经济、文化

中心，经费来源较为充足，所以更强调书院山长教

学、诸生受业的示范性，注重受业诸生在未来科考

中的命中率，因此创制出内外课、快慢班，并采取

“别其升降”、相互竞争的教学模式。但是，两者也

有共同的地方，即教学内容主要围绕科考安排，培

养的士子就是为应对科考；官府在书院的办学中

起着主导作用，对山长的延聘、经费来源及使用等

事项具有决定作用。

四

作为明清时期国家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属于边

疆多民族地区的云南书院教育的功能作用自然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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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特点。简要而言，云南书院教育具有以下功

能和作用：

首先，培养了一批封建知识分子。根据记载，明

朝洪武时云南产生进士３名、举人４名。永乐九年
（１４１１年），明廷在云南开科取士，规定三年一考；至
明末崇祯时，共产生文进士 ２６０名、文举人 ２７３２
名，其中出举人和进士最多的地区分别是云南、大

理、临安、永昌等府。清代的人数更多，至光绪末期，

共有文进士６８２名、文举人５６９７名，产生举人和进
士位列全省前列的分别是云南府、临安府、大理府、

曲靖府。［１４］这其中，肯定有一部分是由书院培养、参

加科考而取得功名的。并且，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各

民族子弟。

其次，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传播了中原儒家文

化。明代，随着儒学教育办学空间的扩展，部分民族

地区也建起了书院。景泰元年（１４５０年），云南按察
使司提调副使姜俊上疏言：“学校乃育材之地，国家

致治之源，古今所同重也。臣自受命以来，遍历云南

各府、司、州、县儒学，见生员多系人、罗罗、摩些、

百夷种类。”［１５］各族子弟就学和参加科举考试者不

在少数，仅天启元年，在云南各府、州、县就读的生员

即达１２０００余人。［１６］其中应包括在各地书院就读
的士子。至清代，各级官学、书院分布的空间涵盖的

范围比明代大得多，书院的数量是明代的三倍多，而

且有相当一部分分布于边远民族地区。因此，至清

朝末期，中原封建儒家文化已经成为云南边疆民族

地区的主流文化形态。这与书院对儒家文化的传播

是分不开的。

另外，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习俗产生了嬗变

性的影响。在内地文化的影响下，经过明清数百年

的渗透和浸润，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风气已然

发生极大之变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院与其他

学校一道在传播内地封建儒学文化方面做出了重要

的贡献，增强了内地封建儒家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

的凝聚力，这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心理和文

化的重构乃至对国家西南部边疆的稳定都具有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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